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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产业兴旺与生活
富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芦风英
（兰州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以乡村振兴为视角，利用耦合度模型、剪刀差、演化耦合度模型，对 2005—2019年甘肃省产业兴旺子

系统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总体呈上

升趋势，分别经历了失调衰退、中间过渡、协调提升三个阶段。由于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持续下降，

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持续上升，导致二者的剪刀差 α呈“V”型变化趋势，系统的演化耦合度 β呈下

降趋势，系统演化耦合度由共同发展状态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状态。特别是 2010年以后，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

化速度小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这对长期维持的初级协调发展状态极为不利。因此，在甘肃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振兴乡村产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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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Life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U Fengying
（School of Statistics,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coupling degree model,  scissors differ-
ence and evolutionary coupling degree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prosperity subsystem and life prosperity subsystem in Gansu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ubsystems is on the rise in the re-
search period, and they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maladjustment recession, intermediate trans-
ition  and  coordination  improvement.  As  the  evolution  speed  of  the  industrial  prosperity  subsystem
continues to decline, while the evolution speed of the life affluence subsystem continues to rise,  the
scissors difference α of the two subsystems shows a  “V”  trend, the evolution coupling degree β of the
system shows a downward trend, and the evolution coupling degree of the system changes from the
state of common development to the state of prima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after 2010,
the evolution speed of the industrial prosperity subsystem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life affluence subsys-
tem, which is extremely unfavorable for the long-term prima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primary task of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Gansu Province is to revitalize rural
industry and activate rural endogenou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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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7年 10月

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战略，该战

略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和生活富裕等五个维度方面的要求。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而

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乡

村振兴战略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众多研究者认为产业兴旺是实施乡

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农村产业发展是实现产业兴

旺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为了实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2]。由此可见，农

村居民生活富裕的根本要通过产业振兴来推动。

由于我国地域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乡村振兴发展

水平差异较大，东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显

著高于西部地区 [3-4]，西部地区农村农业基础薄

弱，农业人口占比大，缺乏特色产业支撑，农村

劳动力流失严重，农村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水

平，因此，在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战略的首要任务

一方面是通过产业兴旺来发展乡村经济、解决劳

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使农民富起

来，农民只有满足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后才会追

求舒适的生活环境、发展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和

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3]；另一方面，农民作为乡村

振兴的受益者，在生活富裕以后会积极参与到农

村的经济建设中，会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

人力和资金保障。因此，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相

互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关系，探究二者之

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甘肃省地处西部欠

发达地区，农业发展落后，农村居民收入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甘肃省来说

迫在眉睫，因此本文以甘肃省为例，研究其产业

兴旺与生活富裕的耦合协调性。

目前对乡村振兴研究的已有文献来看，主要

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进行分析，理论层面大多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解读、内涵及实施路径

等方面开展[5-8]；实证层面大多从乡村振兴指标体

系的构建、评价以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等其

他关联指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乡村振

兴指标系统的构建及评价方面，国内学者大多从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出发构建乡村振兴指标

体系，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但在指标的选取方面都存在差

异，评价对象也从省域、地级市、县域到村级层

面均展开了评价，评价方法以熵权法、熵权 TOP-
SIS法、主成分分析结合专家打分法等[9-12] 。乡村

振兴与其他关联指标之间的研究方面，主要围绕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性[13-14]，乡村振兴

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 [15]，

而后又有学者研究了乡村振兴五大发展目标中的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小康（生活富裕）之

间的耦合协调关系[16]，指出产业兴旺是耦合协调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上文献对乡村振兴指标体

系的构建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

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的测算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

是对乡村振兴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研

究较少，对乡村振兴各维度之间耦合协调性的机

理分析更是缺乏，并且也缺乏乡村振兴各维度之

间耦合协调演化特征的研究。

本文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将产业兴旺与生活

富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作为基础层次，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作为高级层次，认为基

础层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推动高级层级的逐步

完善，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在农

村产业基础薄弱，农村生活富裕程度较低的西部

地区，需要优先实现乡村振兴基础层次的目标，

为此，本文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分析了甘肃省农

村产业兴旺与村民生活富裕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

的理论机制，并研究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及演化特征。 

一、   理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协调发

展，但是这五个方面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同时

实现，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农村

一切问题的前提[17-18]。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甘

肃的农村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外流严重，出现土地撂荒、空心村、留守

儿童等现象，这导致了甘肃省农村产业相对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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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村民生活富裕程度相对较低。虽然从全国来

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维度的协调发展是乡村振

兴的必然要求，但是对于西部落后地区特别是甘

肃省农村来说，相比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当务之急就是推进农村产业兴旺和村民生

活富裕程度。

农村产业兴旺与村民生活富裕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以产业振兴为抓

手，而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赖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的加入 [19]。通过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提

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及加大农业产业投入等方式促

进乡村产业兴旺，以此来提高农业增加值，提升

农民收入水平，解决就业等问题。另一方面，由

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极不稳定，而

农业收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20]，随着乡村产业比

较优势的凸显和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

会吸引大量青年劳动力加入乡村产业发展的队伍

中。其中，部分返乡创业的青年人才拥有较强的

资金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

了资金支持。因此，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存在一

定的耦合性，通过产业兴旺可以促进农民生活富

裕，而农民生活富裕又为产业兴旺提供人力和资

金的保障。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之间的作用机制

如图 1所示。 

二、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1.   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模型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耦合系统包括产业兴旺

和生活富裕两大子系统。关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

体系的研究较为成熟，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

上，参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
2022年）》，依据科学性、适用性以及数据的可

比性和可得性等原则，构建了产业兴旺和生活富

裕两大子系统共 19个指标（表 1），其中，产业

兴旺是农村经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是乡村振兴

的关键。农村产业兴旺不仅包括传统农业生产，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导向，

加大农业产业投入，适度延长农村产业链发展，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3]。具体选取农村产业融

合，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投入三方面代表农村

产业兴旺发展水平；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目标，也是亿万农民的最终向往。衡量农村生活

富裕程度不仅要注重收入、消费水平的持续提

高，也要重视农民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富

裕水平是一个动态发展指标，既要保证收入水平

总量达标，又要保证收入持续增加，收入水平是

衡量生活富裕程度最直接的量化指标，而城乡收

入比则是考量区域城乡发展协调的重要指标；因

此，选择农民收入水平、农民消费水平直观上反

映农村生活水平，选择农民生活质量体现农民的

物质生活方面。

由于以上指标的单位和数量级差异很大，因

此本文通过以下标准化变换对数据进行处理：

Yit =


xit −min(xit)

max(xit)−min(xit)
, 当xi为正向指标时

max(xit)− xit

max(xit)−min(xit)
, 当xi为负向指标时

（1）

xit i t max(xit)

min(xit) xi

其中， 为第 项指标第 年的值， 、

分别表示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专家打分法，

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其中专家打分法主观性最

大，熵值法最为客观，因此本文进一步利用客观

性最强的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首先确定各指标的贡献率：

Pit =
Yit∑
t

Yit

（2）

i其次是计算第 项指标的信息熵：

Ei = −

∑
t

Pit ln(Pit)

ln(T )
（3）

T Pit = 0

Pit ln(Pit) = 0 i

其中， 为时期总数，如果某一个时期 ，

假定此时 。从而第 项指标的权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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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之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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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
(1−Ei)∑
i

(1−Ei)
（4）

1 - Ei i其中， 称为第 个指标的效用值。参考张

挺等[9] 的研究，本文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农村产业

兴旺子系统或者村民生活富裕子系统的综合指标：

Q =
∑

i

WiYit （5）
 

2.   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方法

根据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产业兴旺子系统

与生活富裕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因此本文

进一步借鉴物理学中耦合协调性方法 [13]，分析甘

肃省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与村民生活富裕子系统

的耦合协调性。产业兴旺子系统与生活富裕子系

统协调度测算公式如下：

C =
{

Q1Q2

[(Q1+Q2)/2]2

} 1
K

（6）

C K

K = 2 C

其中， 为协调度， 为调节系数（本文中取

）。协调度 可以反映产业兴旺子系统与生

活富裕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但是不能反

映系统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为了克服以上缺

陷，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

D =
√

C×T （7）

T = αQ1+βQ2 （8）

D T
α

β

α = β = 0.5

D

D

其中， 为耦合协调度， 为农村产业兴旺子

系统与村民生活富裕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和

为待定系数。本文认为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与村

民生活富裕子系统同等重要，因此令 。

由公式（6）～（8）可知，耦合协调度 的数值

在 0～1之间。耦合协调度 的数值越接近于 1，
系统越接近有序结构；数值越接近于 0，系统越向

无序发展。本文根据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建立评

判标准 [13]，见表 2。 

3.   耦合协调的演化特征

t t

Q1(t) Q2(t)

参考韩瑞玲等[21] 的研究，将产业兴旺子系统

和生活富裕子系统对应的综合指标写成关于时间

的函数（将初始年度的 记为 1，其他年度按自然

数排序①），分别记为   和  ，通过多项式
 

表 1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变量） 单位 功效 权重

产业兴旺

农村产业融合 X1粮食产量（ ） 万t 正向 0.045 1

X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用于非农产业的比率（ ） % 正向 0.014 2

X3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 ） % 正向 0.036 2

X4农业总产值（ ） 亿元 正向 0.043 8

农业现代化 X5机播水平（ ） % 正向 0.062 4

X6机耕水平（ ） % 正向 0.040 6

X7有效灌溉面积（ ） 千hm2 正向 0.042 3

农村产业投入 X8农村生产用电量（ ） 亿kW·h 正向 0.045 8

X9农业化肥使用量（ ） 万t 正向 0.040 5

X10农业机械总动力（ ） 万kW 正向 0.040 0

生活富裕

农民收入水平 X1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元 正向 0.065 7

X12城乡收入比（ ） 比值 负向 0.039 6

农民消费水平 X1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元 正向 0.074 9

X14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比率（ ） % 正向 0.082 8

X15恩格尔系数（ ） % 负向 0.070 7

农民生活质量 X16人均居住面积（ ） m2 正向 0.064 2

X17每百户家庭电冰箱拥有量（ ） 台 正向 0.077 9

X18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 万元 正向 0.068 9

X19农民生活用电量（ ） 亿kW·h 正向 0.04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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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t) Q̂2(t)

V1(t) V2(t) V1(t) V2(t)

t0 V1(t) V2(t) α

来拟合实际值（一般采用 2阶以上多项式，本文

选取 2阶多项式）。设拟合值为   和  ，拟

合值对应的导数为   和  ，  和   分
别视为产业兴旺子系统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

速度。给定时间点  ，  和   的夹角   可通

过以下公式求解：

α = arctan
∣∣∣∣∣ V1(t0)−V2(t0)
1+V1(t0)V2(t0)

∣∣∣∣∣ （9）

α α夹角 称为剪刀差。 越大，说明农村产业兴

旺子系统和村民生活富裕子系统的变化趋势差异

越大，反之则越小。

V1(t) V2(t)

t0 V1(t) V2(t) β

进一步，将 和 演化轨迹投影到同一二

维平面，对某个时间点 ， 和 的夹角 可

表示为：

β = arctan
V1(t0)
V2(t0)

（10）

β根据 的取值，可以判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

以及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和村民生活富裕子系统

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程度。在一个演化周期内，

整个系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A）、协调发展

（B）、极限发展（C）、螺旋式上升（D）等四

个阶段，且各个阶段作用的表现有所差异，具体

如表 3所示。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的

数据，收集了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子

系统共 19个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

2006—2020年《甘肃省发展年鉴》，其中，农村

固定资产投资用于非农产业的占比来源于 2006—
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产业兴旺子系统与生活富裕子系统发

展水平

由公式（5）可以分别计算出 2005—2019年

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

综合评价指数，二者的变化规律可见表 4、图 2
所示。

产业兴旺指数和生活富裕指数的发展趋势大

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5—2014
年）：这一时期产业兴旺指数由 0.011 4上升到

0.312 8，生活富裕指数由 0.082 4上升到 0.285 3，
2007年以后，产业兴旺指数略大于生活富裕指

数，可以看出两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低，二者

的差距较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二阶段

（2014年以后）：2015年，生活富裕指数呈阶跃

式上升趋势，超过产业兴旺指数，此后两子系统

的差距明显增大，而产业兴旺指数在 2016年略有

下滑，但整体仍呈上升趋势，造成这种变化趋势

 

表 2   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分类标准
 

耦合协调度 等级 区间 阶段

[0,0.1) 极度失调

0 ⩽ D < 0.4 失调衰退阶段
（不可接受区间）

[0.1,0.2) 严重失调

[0.2,0.3) 中度失调

[0.3,0.4) 轻度失调

[0.4,0.5) 濒临失调
0.4 ⩽ D < 0.6 中间过渡阶段

（颉颃区间）[0.5,0.6) 勉强协调

[0.6,0.7) 初级协调

0.6 ⩽ D < 1 协调提升阶段
（可接受区间）

[0.7,0.8) 中级协调

[0.8,0.9) 良好协调

[0.9,1] 优质协调

 

表 3   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和村民生活富裕子系统动态耦合程度
 

　角度范围 分区 　　发展阶段 作用表现

−90o < β ⩽ 0o

A
低级协调共生阶段

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缓慢，且基本不受到生活富裕子系统的限制和约束，
产业兴旺对生活富裕的影响也几乎为零

0o < β < 45o 初级协调发展阶段 产业兴旺子系统的发展速度小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发展速度，农村产业兴
旺滞后于居民生活富裕

β = 45o

B
和谐发展阶段 产业兴旺子系统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发展速度相当，两者和谐发展

45o < β ⩽ 90o 共同发展阶段
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速度大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发展速度，产业兴旺和生
活富裕相互影响，农村产业兴旺带动了居民生活富裕

90o < β ⩽ 180o C 极限发展阶段 产业兴旺子系统高速发展，生活富裕程度的改善严重滞后，两者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出

−180o < β ⩽ −90o D 螺旋式上升阶段 产业兴旺子系统与生活富裕子系统之间由交互胁迫的关系逐步转化为相互
促进的关系，并最终达到两者的高度协调共生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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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全面实施，通

过产业扶贫、异地搬迁、保障帮扶等形式大力提

高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从以上分

析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发展与生活富

裕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态势，二者交替变化，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2014年以前，产业兴旺对生

活富裕的贡献较大，2014年以后，生活富裕对产

业兴旺的贡献较大，这主要得益于精准扶贫政策

的实施。

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同样在

2015年增速大幅上升，此后增速放缓，说明

2014年以前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速度缓慢，

2014年以后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与生活富

裕指数的大幅上升有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

续推进，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

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富

裕程度，因此，未来势必要深挖农村传统农业资

源，同时要在农村产业政策方面有所侧重。 

（二）  耦合协调度分析

由公式（6）（7）（8）可以计算出甘肃省农

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协调

度和耦合协调度。2005—2019年，产业兴旺子系

统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 0.175 2上升

至 0.680 7，表明期间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

与生活富裕子系统关系不断改善，协调性不断提

升（图 2）。协调度上升较快，在 2007年以后呈

现稳定趋势，同时耦合协调度也成稳定上升态

势，说明产业兴旺发展水平与生活富裕水平有较

强的相关性。根据表 4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标

准，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耦合协调

过程分别经历了三个阶段（图 2）：（1）失调衰

退阶段（2005—2010年）：这一阶段系统的耦合

协调度由 0.175 2上升到 0.352 6，产业兴旺子系统

和生活富裕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发展缓慢，

期间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

 

表 4   2005—2019 年甘肃省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耦合协调指标
 

年份 产业兴旺指数 生活富裕指数 综合发展指数 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2005 0.011 4 0.082 4 0.046 9 0.654 6 0.175 2 严重失调

2006 0.019 4 0.059 6 0.039 5 0.861 1 0.184 4 严重失调

2007 0.054 4 0.045 3 0.049 9 0.995 8 0.222 9 中度失调

2008 0.096 7 0.058 1 0.077 4 0.968 3 0.273 7 中度失调

2009 0.115 8 0.091 1 0.103 4 0.992 9 0.320 5 轻度失调

2010 0.161 1 0.096 0 0.128 5 0.967 4 0.352 6 轻度失调

2011 0.199 4 0.153 1 0.176 3 0.991 3 0.418 0 濒临失调

2012 0.249 5 0.188 6 0.219 0 0.990 3 0.465 7 濒临失调

2013 0.285 1 0.233 1 0.259 1 0.994 9 0.507 7 勉强失调

2014 0.312 8 0.285 3 0.299 0 0.998 9 0.546 5 勉强失调

2015 0.326 6 0.421 2 0.373 9 0.992 0 0.609 0 初级协调

2016 0.305 3 0.485 0 0.395 2 0.973 8 0.620 3 初级协调

2017 0.322 5 0.496 0 0.409 2 0.977 3 0.632 4 初级协调

2018 0.343 0 0.558 4 0.450 7 0.971 0 0.661 6 初级协调

2019 0.367 1 0.584 9 0.476 0 0.973 5 0.680 7 初级协调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指
标

值

产业兴旺指数 生活富裕指数 综合发展指数
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年份

失调衰退阶段 中间过渡阶段 协调提升阶段

 

图 2    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系统

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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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失调的过程。（ 2）中间过渡阶段（ 2010—
2014年）：这一阶段耦合协调度由 0.352 6上升

到 0.546 4，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子系统处于相互

磨合期，增速平稳，产业兴旺子系统的贡献大于

生活富裕子系统，期间经历了濒临失调和勉强失

调的过程。（3）协调提升阶段（2014年以后）：

这一阶段耦合协调度由 0.609上升到 0.680 7，
2017年以后，耦合协调度曲线变缓，耦合协调系

统进入初级协调阶段。由此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耦合协调系统正逐步向协调

阶段过渡，但是仍处于初期协调阶段，距离优质

协调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探究耦合系统发展

的演化特征对于促进二者向优质协调发展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三）  耦合协调的演化特征

利用 MATLAB的 polyfit函数来拟合甘肃省

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综合指标值与时间

之间的关系，拟合结果如下：

Q̂1(t) = −0.001 3 t2+0.048 t−0.065 5,
t = 1, · · · ,15 （11）

Q̂2(t) = 0.002 9 t2−0.004 1 t+0.047 6,
t = 1, · · · ,15 （12）

V1(t) V2(t)

拟合曲线如图 3所示。拟合方程（11）（12）
为二阶幂函数，拟合效果较好，能较好地反映产

业兴旺−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进过程。对以上拟合

方程求导，可得产业兴旺子系统和生活富裕子系

统的演化速度 和 （图 4），具体表达式

如下：

V1(t) = −0.002 6 t+0.048, t = 1, · · · ,15 （13）

V2(t) = 0.005 8 t−0.004 1, t = 1, · · · ,15 （14）

V1(t)

从图 4可以看到：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化速

度 逐年下降，但在研究时间段内仍大于 0，这

V2(t)

V1(t)

说明产业兴旺子系统在研究时间段内保持增长，

但是增长速度放缓。这与近年来甘肃省农村劳动

力大量外流，土地撂荒等因素有不可分割的关

系。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 一直保持增

长，并且在 2010年之后超过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

化速度 。这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逐步提升，且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大于

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化速度。

α β

进一步，根据公式（9）（10），可计算出两

子系统变化趋势的剪刀差 和演化耦合度 （图 5，
图 6）。剪刀差 α反映了两子系统变化趋势的差

异，剪刀差 α呈“V”变化趋势，显示出两种变化

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5—2010年，刚好与图 2
失调衰退阶段相吻合。这一阶段剪刀差 α呈下降

趋势，由 2.5°下降到 0.1°，反映了耦合系统初期子

系统演变趋势快速趋同。第二阶段为 2010—2019
年，正好是图 2的中间过渡阶段和协调提升阶

段。这一阶段时间跨度较长，剪刀差由 0.1°上升

到 4.2°，这一时期甘肃省农村生活富裕子系统发

展迅速，而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较为缓慢，特别

是在精准扶贫时期更为明显，因此，这一时期生

活富裕子系统的发展主要由政策驱动所致。

演化耦合度 β反映了甘肃省产业兴旺—生活

富裕耦合系统的动态耦合程度，由图 6可以看出

演化耦合度 β下降趋势，其变化范围在 6.2°～87.9°
之间，共经历两种变化阶段，这两种变化阶段同

图 2和图 5的变化阶段相吻合，第一阶段为 2005—
2010年，这一时期演化耦合度 β由 87.9°下降到

46.57°，产业兴旺子系统与生活富裕子系统处于共

同发展状态，农村产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矛

盾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但尚不突出，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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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子系统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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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产业兴旺子系统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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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下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阶段

为 2010—2019年，这一时期演化耦合度继续下降

到 6.2°，两子系统处于初级协调发展状态，产业

兴旺子系统的发展速度小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发

展速度，产业兴旺子系统滞后于生活富裕子系

统，说明两子系统的矛盾不断持续，农村产业发

展速度缓慢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带动能力有限，因

此，出现了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寻求相对较高

的收入水平，通过这种方式短期内可实现农民生

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问题，

如：乡村劳动力缺失、劳动力老龄化、土地撂

荒、空心村、留守儿童等，而这些问题会进一步

加剧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凋敝，不利于乡村产业发

展。可以看出系统演化耦合度由共同发展状态逐

渐转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状态，如不采取一定的应

对措施，农村产业发展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初级协调发展状态将难以

继续保持。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西部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为例，构建了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耦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及系统演化耦合度模

型，分别计算出其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

演化特征值等，测度了甘肃省产业兴旺子系统和

生活富裕子系统的协调发展阶段，进而从演化速

度、剪刀差、系统演化耦合度三方面测度了二者

的演化特征。相比传统的耦合模型，上述几种方

法可以从不同角度评价两者的耦合关系，使其更

全面和深入。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耦合协调度模型反映

出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子系统与生活富裕子系统

的耦合协调状态在 2005—2019年不断提高，由失

调衰退阶段进入到中间过渡阶段，在到协调提升

阶段。研究期内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指数与生活

富裕指数都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产业兴旺子系统

上升趋势较为缓慢，特别在 2014年以后尤为明

显，此后连续五年耦合协调度在 0.6～0.7之间，

为初级协调状态，说明二者在研究初期协调关系

不断改善，但在 2014年以后，二者的协调关系改

善不明显，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初级协调状态。第

二，演化耦合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5—
2010年，这一时期两子系统为共同发展状态，随

着二者的演化速度差异逐渐减小的同时，剪刀差

α不断减小，演化耦合度 β逐渐趋近与 45°，说明

二者的关系逐步走向协调；第二阶段为 2010—
2019年，随着二者演化速度在 2010年左右相交以

后，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持续下降，而生

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持续上升，导致其差距

进一步扩大，剪刀差 α不断变大，而系统演化耦

合度 β由 46.57°下降到 6.2°，在此期间演化耦合度

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状态。

综上所述，耦合系统的发展状态受子系统的

演化速度发展差异的影响较大，由于产业兴旺子

系统演化速度的减缓，二者的初级协调状态将不

稳定，如任其自由发展，二者的初级协调状态将

难以维持。党的十九大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正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关键。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是关键，生活富裕是根本，振兴乡村产业是

解决农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抓手，而农民才是乡村

产业振兴的主体，如何吸引外流的乡村劳动力，

留住人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大难题。因此，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势在必行，其发展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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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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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甘肃省农村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子

系统的耦合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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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振兴农村产业，增加就业机会，留住农村

青壮年劳动力，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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